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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们对“教育需要”和学习方式的变革为课改创生了空间和可能性。“导学案教学”
与“翻转课堂”是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创生的高效课堂教学，但二者在倾向性上却存在着价
值的统一性。从宏观限度和课堂教学结构自身的主体、内容与过程和影响三个维度的微观限
度对其二者进行反思，从而实现从效仿到整合，“模式化”向“去模式化”的转变，形成互动、共
生及再造的联动的课程与教学观理论体系与联结效应实践共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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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网络和传媒的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呈现多

样化，学习方式的变革以及学习主体的自我觉醒，课堂教学不再是师生间单一的

“教与学”关系，更多的是主体间平等的对话与互动，传统的课堂教学已无法满

足人们的“教育需要”。［1］课堂教学改革成为教育改革的一方热土，新的理念、模
式纷纷走上课改的前线。在国内，虽然杜郎口中学已于 2012 年 10 月宣布取消

导学案，但以杜郎口中学为代表的“高效课堂九大‘教学范式’及‘名校共同

体’”的“导学案教学”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依然对教育实践产生着强大的辐射和

影响。［2］在美国萨尔曼·可汗( Khan) 建立的可汗学院( The Khan Academy) ，用
“视频再造教育”的“翻转课堂”成为最近教育界关注的热点，被比尔·盖茨( Bill
Gates) 认为“预见了教育的未来”，被加拿大《环球邮报》评为 2011 年影响课堂

教学的重大技术变革，［3］我国上海、南京、重庆等中小学也相继仿效。那么，出

现在不同国度的“导学案教学”和“翻转课堂”在变革传统教学的倾向性上有无

共同的价值? 二者是否都存在着一定的限度? 这些限度分别是什么? 限度的背

后是否存在着自身超越自身的可能性和二者互补和共生的可能性? 如何实现它

们各自的超越和二者的互补与共生?

一、“导学案教学”与“翻转课堂”的价值统一性

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导学案教学”与“翻转课堂”，虽然因社会文化和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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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展现出不同的现实样态，但从变革课堂教学的价值倾向性上来看，二者却存

在着一定的统一性。
( 一) 针对低效问题

从产生的背景和缘由来看，“导学案教学”与“翻转课堂”都是在试图跨越课

堂教学低效的障碍，虽然二者所针对的低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导学案教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其源于以杜郎口中学为首的众多学

校对高效课堂的价值诉求。20 世纪末，杜郎口中学濒临绝境，教师一味地讲授

灌输，学生作为局外人死记硬背，学生迟到早退甚至辍学的现象非常严重。面对

课堂教学在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均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现实，杜郎口中学全方

位地对学校进行改革。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其借鉴洋思中学的讲学稿，创造出

对中国的学校产生较大影响的导学案，试图通过课堂教学从“教中心”向“学中

心”的过渡来实现高效课堂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诉求所面对的现实困境不仅

在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其改革和实践以草根的方式与国家

倡导的新课改在某些理念上不谋而合。因此而后，不仅“高效课堂名校共同体”
针对传统课堂教学只关注“教什么”、“如何教”、“考什么”、“如何考”的教案教

学流弊和低效，借鉴杜郎口中学的导学案教学，催生出“高效课堂九大教学范

式”，而且，以“导学案教学”为基础的教学改革不断被许多学校借鉴和学习，成

为许多学校克服课堂低效的教学改革实践方式。
“翻转课堂”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哈佛大学物理教授埃里克·

马祖尔( Mazur) 为促进学生学习的吸收内化创立的同侪互助教学方式。［4］2000 年，

莫林拉赫( Lage M． J． ) 等发表论文论述了在美国迈阿密大学开设“经济学入门”课

程时如何使用“颠倒教学”模式激活差异化教学，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5］

J． 韦斯利·贝克在第 11 届大学教学和学习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提出“翻转课堂”
的模型为: 教师使用网络工具和课程管理系统以在线形式呈现教学作为分配给学

生的家庭作业，在课堂上，教师有时间深入参与到学生的主动学习活动和协作

中。［6］2007 年，美国科罗拉州的林地公园高中两位化学教师( Baker J． Wesley) 成

为勇敢的先行者，在化学课上大胆使用“翻转课堂”，并取得了成功。2011 年萨尔

曼·可罕和可罕学院的“教学视频”受到无数人的喜爱，“翻转课堂”的方法逐渐在

美国流行起来并引起争论。“翻转课堂”教学借助于信息技术实现了对传统课堂

教学教师知识传授和学生知识内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颠倒，让学生在课堂外观看

教师的“讲课视频”或“讲座”，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安排学习进度。“复杂的

程序性知识，通过‘翻转课堂’的策略，至关重要的是建构和拆解步骤: 不仅要确保

视频简短，同时也要保证每一步骤都合理得当、能为学生完全理解。”［7］教师设计

开发精简明晰个性化的“教学视频”上传网络平台，并提供在线辅导，以满足“能者

多劳”从而“多劳多得”。利用网络在线学习不仅便于学情反馈和统计，家长的参

与和监督，而且改变了家庭在了解和辅导学生学习的被动现状，家长通过观察学生

学习“教学视频”的情况对其进行更深的了解，更好的配合教师采取一定的干预措

施提高学生学习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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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学生自主学习

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地位来看，“导学案教学”与“翻转课堂”都倡导“先学

后教”的学生自主学习，并在课堂教学中重构教与学的时间和空间。学生作为

学习的主体，是学的需求者、发起者和参与者，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要求要有求

知渴望、自觉性和自主性，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应该从自发走向自觉，自觉发挥自

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学思结合，行知结合，生动活泼地学习和发展自己。
“导学案教学”试图在课堂教学中是以“导学案”为统领，以自学、分小组的

学习方式，突出强调了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理念，遵循主体间性、民
主性、开放性、发展性、指导性、创新性、探究性、激励性、活动性原则，［8］最大限

度地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要求教师要了解学生，指导学生主动学习，启发

学生思考并解决问题。要求学生要主动学习、思考、提出问题，能够合作学习、互
动思考、集体解决问题。设计开放的问题，创设生活的情景，鼓励个性的见解，引

发学生的质疑，激起思维的碰撞，张扬生命的活力，最终实现“三维目标”的协调

发展。
“翻转课堂”试图颠倒传统课堂的教学结构，以教师设计开发的“教学视频”

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在线导学、辅学，“学生在家里观看介绍概念的视频，然后去

上课来展示他们的学习。这样就不需要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再次讲授。”［9］实

现知识传授通过信息技术辅助在课外通过观看“教学视频”来完成，知识内化则

在课堂时间以师生、生生之间协作方式完成练习或家庭作业的学习任务。体现

学习个体的学习选择性和自主性，学习过程的自觉参与性，以期达到在学习时间

内课堂教学的高效性。
( 三) 主体交互对话

从交往方式来看，“导学案教学”和“翻转课堂”都试图改变传统独白式的交

往方式，从而实现各类教育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
“导学案教学”的“导学案”的设计和应用贯穿于课堂教学的课前、课中与课

后，从课前“自设”( “导案”与“学案”的设计) 环境到课堂的“交互”( 师生的交流

互动) 的环境，在师生的设计与应用的过程是一个“互生”和“再生”不断完善的

过程。在对话学习活动中，有学习小组成员与“导学案”的对话、内部成员间的

对话，小组间的对话，师生间的对话，以及以“导学案”为媒介的教师与家长之间

的沟通对话。
“翻转课堂”在课堂教学中，把课堂作为师生间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作业辅

导，学生展示、提问题，师生间共同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互动和对话，在课外以

“教学视频”平台为媒介通过信息网络实现学生与“教学视频”的对话、教师与学

生和家长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对话，“教师转换了角色: ‘从讲台上的圣人转变成

身边的指导者’。”［10］从知识传授与互动的课堂空间扩大至网络空间的传授与互

动，延伸了课堂教学对话，实现教学对话主体的多极化，扩大了传统意义上“教”
与“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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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学案教学”与“翻转课堂”的限度

“导学案教学”和“翻转课堂”的试点改革虽呈现繁荣之新态势，但由于自身

适用的限度在实施过程中倍受质疑和批评。而且，大多数的质疑和批判更多是

从两者改革的形式或模式及可推广程度的宏观层面来论述的。“导学案教学”
的限度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导学案教学”与课改理念和行动的差

距; 二是课程与教学的关系定位混乱; 三是学生个体、集体学习与教学管理、教师

自主发展之间的冲突; 四是学生的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与教师指导作用的关系

定位模糊; 五是教学模式与学科及学习者特点的矛盾。同样，“翻转课堂”的应

用也备受怀疑和批判，认为“翻转课堂”“仅仅是偷换概念，简单地转换了时间，

基础都是相同的说教、讲座的教学法，正所谓‘旧壶装新酒’，根本就是‘换汤不

换药’，只是陈旧教学方法( 讲授) 的一个高科技版本。”［11］它“还没有消除数字

鸿沟，翻转作业仍是家庭作业，更多的时间更坏的教育。”［12］另外，“翻转课堂”
对信息技术的依赖使得其应用的范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以上质疑的确从一定层面揭示了二者的限度，为其发展和推广敲响了警钟。
但是，既然“导学案教学”与“翻转课堂”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变革，那么，就可以

基于课堂教学自身结构的视角，来具体分析二者的限度( 如表 1) ，以其实现对二

者限度的深入剖析，从而为二者的发展、推广与共生创造条件。
表 1 “导学案教学”与“翻转课堂”的限度———基于课堂教学自身结构视角

课堂教学结构自身维度 导学案教学 翻转课堂

教
学
主
体

教师角色
主体间角色定位与课改理念和职能转
变与传统利益、思想和思维定式的冲
突

主体职能的转变与教育技术的要求与
固有的知识系统和技术手段的局限

学生角色
主动与潜在被动自觉性和自主性学
习、被动接受与主动参与活动以及个
体学习特征的矛盾

求知渴望与提供的“视频”以及做出
的选择、知识的呈现与“视觉文化”素
养的困境

教
学
内
容
与
实
施
过
程

选择
科学、人文知识与人文关怀的需求、选
择

经验、文化与学科知识结构与呈现方
式的局限性

设计
如何实现工具与价值、课程与教学呈
现、联动

知识、能力与价值以“视频”呈现如何
联动

时间
如何使课堂内外的时间能合理分配和
有效联接

如何使课堂内外的时间合理分配和有
效联接

空间
如何使课堂内外和个人与集体的空间
有效衔接

如何使课堂与网络和个人与集体的空
间有效衔接

教
学
影
响

课堂效益
教学局域效益与推广联结效应及可持
续性困境

教学局域效益与推广联结效应及可持
续性困境

教学评价
主体、内容及方式的效度和信度的局
限

主体、内容及方式的效度和信度的局
限

具体来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对教学主体间的角色定位，教师职业

的职能转变，课改理念的转变，要善于教学研究，并且还要有相应的教育技术，能

够独立或者合作进行课程( “文本”或“视频”) 设计和开发。但是教师固有的教

学理念、思维、行为，所形成的习惯、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以及各种“体系链”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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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蒂固的，这种变革与现状的困境局面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根本改变。学生是学

习的主体一般都具有主动求知需要与渴望和主动的参与性，但也存在部分学生

喜欢被动的事实，已形成“接受”、“识记”、“为考试”的学习现状，“在教育界，有

一个说法:‘比老师更保守的群体仅是其学生’。”［13］以“文本”和“视频”为教学

内容的载体，在内容的选择与设计上更多偏向知识与经验的工具理性。在追求

课堂效益的同时，面对学生的读图和视觉文化素养普遍缺失的现实，如何才能使

知识、能力与价值得到同时体现。面对逻辑被泛化和信息技术被滥用的现实，如

何体现人文价值与人文关怀。

三、“导学案教学”与“翻转课堂”的共生机制及可能路径

在教学理论的更迭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激或者异化等诸多现象，国家课改

呈现“繁华”背后更多的只是“形式换形式”罢了，而“教育本质的变革及其课程

改革又不可能采取突变式和休克疗法，只能是渐进式。”［14］在“导学案教学”的

理论构建和“翻转课堂”的借鉴过程中，逐渐从简单的效仿到整合，从建构“模式

化”向“去模式化”的转变，从理论和实践上追求两者价值和期望的交集，形成互

动、共生及再造的联动的课程与教学观理论体系和联结效应实践机制，在有条件

的学校以先进的教育技术作为辅助实现学生自主学习和高效的课堂教学，从而

实现课程改革的本质价值诉求。
( 一) 理论上的共生机制及可能的路径

在国家新课改指导下，构筑联动的课程与教学观理论体系。课程与教学的

关系不管是在学理上还是在教学实践中一直都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大致分为三

类代表性的观点，即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并列或平等关系，相互独立关系。课程

与教学这种关系更多的是以分离与整合的二元思想度量的，“现代教育中的二

元论思维是造成课程与教学分离的认识论根源，这种根源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

和现代科学的支撑。即‘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内容与过程’和以‘目标与手

段’的二元论。”［15］但对教育的本真而言，主体间的指导学习理论认为，“主体间

性是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为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注定对话

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

性。”［16］“教育和学习本质上是认识和实践统一的活动，教育是教育实践主体指

导学习者主体的一种指导学习活动。”［17］“教育是指导学习，指导即教，学习即

学，指导学习就是教学”。［18］

教与学关系的形成是需要教和学的内容( 课程内容) 为媒介的，而教学主体

间的指导学习也是需要“内容”为媒介的，建立教与学的关系最终的目的要实现

课堂效益。要实现课堂效益则需要有符合课堂主体需求和选择的课程内容和能

够统领和指导课堂活动的教学目标，同时课堂活动能及时反馈，课程就得到更

新，教学得以修正，教学目标也得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简单以“内容与过程”
或者“目标和手段”论课程与教学的关系，而应该从两者有联动关系的事实去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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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者的联动机理( 如图 1) 。

图 1 联动的课程与教学观的普遍机理

在教学活动中，联动的课程与教学观的课程与教学的关系，即课程( 内容)

与课堂效益( 教学活动) 的需求和选择与更新和反馈的关系，课堂效益( 教学活

动) 与教学( 目标) 的统领和指导与实现和修正的关系。这样的联动关系不仅仅

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教学形成人”这个过程的教育目的与教育

价值的关系，并最终在课堂效益上得以体现。
( 二) 实践中的共生机制及可能路径

以“导学案”文本为指导，把“翻转课堂”的“教学视频”作为一种“新概念”教

材的引入，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重构课堂。新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和实施，使我国

课堂教学理论的构建与实践呈现空前繁荣之景象。从不同的教学理论出发，不断

改进和优化课堂教学方式，以期达到高效课堂教学的目的。形成了以行为主义、结
构主义、最近发展区、建构主义、主体间的指导学习、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的教学理

论流派，其中以皮亚杰、布鲁纳等人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建构主义理论逐渐成为

当代我国教学的主导理论。建构主义认为，“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

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儿童的认知结构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过程逐步建构起

来的，并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中得到不断的发展、丰富和提

高。”［19］基于皮亚杰建构主义的原理，在导学案的基础上，把“翻转课堂”的“教学

视频”作为一种“新概念”教材的引入，以“导学案”作为学习的导引，创设问题情

景，以诱发学习者思考，使其在认知上出现新的“冲突”，促使学生为解决“冲突”而

自控性地选择学习“教学视频”，并利用原有认知结构针对新知识的不同情况进行

同化或顺应，对其原有的认知结构不断地进行反思和重构，形成新的认知结构，从

而达到新的平衡，认知结构从平衡经过不平衡到另一个新的平衡。基于这样的过

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课堂进行重构，建立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导学案”为

指导的“视频”平台，实现学生、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有效互动，同时也实现课堂与课

外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延伸和衔接( 如图 2) 。

图 2 高效课堂重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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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课堂重构的具体过程。课前，师生首先进行学情调查，学习内容分析，

学习目标设置，重点难点解析，知识连接，学法指导，在完成“导学案”的基础上，

设计和制作“教学视频”。学生则以“导学案”为文本指导，在“视频”平台学习

内容和安排学习进度; 家长可以通过了解“导学案”，在“视频”平台对学生进行

辅导和指引; 教师亦可实现“课前抽查”与“二次准备”。课堂，学生以“自主、合
作和探究”的方式协作完成学习任务; 教师则关注学生动态、进行学法指导、学

习进程监控，指导和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课后，通过导学案和“视频”平台学生

可以拾遗补漏、复习、拓展提升、反馈学习效果，并整理归档; 家长也可以检验学

生的学习效果，并加以辅导、拓展和提升; 教师则批阅、辅导和评价，并统计反馈

的教学数据，进行反思、修订。通过这样的网络平台不仅实现学生自主学习、吸
收内化、检测与应用的过程，而且促进教师、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有效互动，同时

“导学案”和“视频”的设计和开发在动态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更新和完善，最终，

实现课程与教学的普遍有效联结，课堂教学的高效益，且有序、可持续地循环。
( 三) 影响效应的共生机制及可能路径

建立试点改革示范，构筑示范联结影响效应。在信息化的时代，缺乏的不是

信息，而是能够引起共鸣并有深度影响的信息。例如以山东杜郎口中学为代表

的课堂变革经过媒体的宣传，迅速引起了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兴趣和关注，“杜郎

口旋风”一时成为国内教育界的流行词。并催生以“导学案教学”为改革试点的

“高效课堂九大‘教学范式’”及其“中国名校共同体”，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

经成为了国内高效课堂改革和追求的典型范例。“翻转课堂”的改革行动也获

得家长和社会广泛的认同和赞誉，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热点，国内的引进试点改革

也取得理想的成效，例如重庆市江津聚奎中学。①这两者试点改革的学校所取得

的成功，虽说传媒宣传有很大的功劳，但其改革本身对于课改逐渐进入“深水

区”的关键时期不仅多一个选择而且也多一个方向，因此建立健全的宣传机制

和试点体系，准确地宣传，理性地分析，各学校能够结合实际，稳步推进改革，是

十分关键的。
基于改革试点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在“导学案”的指导下，把“翻转课堂”

所制作的“教学视频”作为一种“新概念”教材的引入，重构高效课堂，借鉴试点

经验或者在试点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示范点，通过网络信息和媒体将众多的示范

点主体相联结，建立新型的竞争协作关系，构筑示范联结影响效应，使更多课改

行动者能够从理念到形式对其加以深刻理解，结合实际全面推行改革。但同时，

不得不思考和直面这样的困境，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不均衡，中小学生自身发展

的个体差异，信息网络难以普及的客观现实，若盲目效仿或强制推行改革将会造

成不同区域或同一个班级有学生尖子奔“小康”却有学生未解决“温饱”的现象，

结果加速教育的“两极化”，提倡使学生“全体、全面、个性、自由”发展成为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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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实的装饰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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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senior high school carrying out their own curriculum reform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curriculum，

Specific include strengthen the relation between curriculum and society by actively developing STS
education，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occupation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by establishing
VET courses，strengthe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rriculum and students development by establishing
curriculum system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local curriculum and school curriculum，and strength-
e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developing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by actively advocated
the cultivation of ICT ability．
Key words: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reform;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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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Limitation and Mutualism of the Guidance Case
Teaching and the Flipped Classroom

ZHANG Yang ＆ MENG Zecha
( College of Education，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Abstract: People’s needs of education and the revolution of learning styles creates space and possi-
bility for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Guidance case teach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are two efficient
classroom teaching from different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Specific education background． However，
both of them have the unity of value． We should Explore and reflect their backgrounds，values，and
limits，create their symbiotic mechanisms and possible paths，and on this basis building the linkage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nd the linkage effect of practical demonstration． All of these have the
model significance for practical actions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Key words: the guidance case teaching; the flipped classroom; high efficient classroom; value uni-
ty; limitation; mutualism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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